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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對於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分析，不少學者均只局限於討論王逸《楚辭章句》
中所提到的。屈原的作品中，常出現有關「道」和「路」的描述，姜亮夫《楚辭
通故》：「道與路兩字為考見屈子思想之重要用詞。」然而，在著作或論文方面，
均未有深入討論「道路」意象的象徵意義及其重要性。 
 
本文以〈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和〈漁父〉
為研究範圍，當中的「道」和「路」共出現四十七次。從「道路」意象去分析屈
原的作品，可見屈原所賦予的意義是較其他意象為多，並非如美人象徵君主般單
一。「道路」並非單指現實中、眼前所見的路，屈原是把對現實的不滿與理想寄
託於「道路」之中，包括望君主明察、望奸佞盡去和望重歸郢都，這些都是屈原
對現實的不滿和批評。 
 
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之間，屈原依然始終如一，堅守其正道，不會因應現
實而有絲毫的改變，就如先秦時期道家所言的「道」一樣，本質是獨立不變的。
因此，從「道」和「路」意象分析屈原作品，更可了解屈原貫串全文之不變決心
及其忠君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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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屈原的作品，不少運用了比興的手法，例如香草美人和鸞鳥鳳凰等。1對於
《楚辭》中有關「道」或「路」的意象，學者較少論述。 
 
論文方面，安敏的〈「路」與屈原的精神世界〉和鍾志翔的〈屈原《離騷》
的行路意象論述〉，均提到「路」在屈原作品中所象徵的意義。然而，前篇僅局
限於分析「路」字，後篇則只分析〈離騷〉中的「道路」，並沒有全面探討其餘
篇章。 
 
著作方面，姜亮夫在《楚辭通故》和《屈原賦校注》中，均提到「道路」
在屈原作品裡是十分重要的，其注釋亦提到二字所寄托之義。聶石樵在《屈原論
稿》也提到「屈原還用人走的實際道路，比喻人們遵循的政治方向、品德行為等。」
2李中華曾在《詞章之祖：〈楚辭〉與中國文化》中提到：「《楚辭》又賦予地上的
道路以社會及人生的意義，如果政治清明、社會有序，那就是『遵道而得路』，
反之就會『捷徑以窘步』，甚至鬧出車翻人亡的慘禍。」3然而，上述著作沒有深
入探討「道路」意象在屈原作品中的重要性，或是系統性地分析此意象與屈原愛
國精神的關係。 
 
袁行霈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一篇中提到，「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
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4在屈原的作品中，可
見屈原所希望的——君主明察、佞臣失勢和重歸郢都，都是與現實相違的。屈原
把不滿與期望、訴求都寄予在筆下的「道」、「路」二字中，表達屈原所面對的矛
盾以及其堅定不移的決心。 
 
本文以姜亮夫的著作為基礎，在《屈原賦校注》中歸屬屈原的，包括〈離
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和〈漁父〉，故本文亦以此為
研究範圍，加上王逸、洪興祖、朱熹、汪瑗等人的注釋，分析以上篇章中「道路」
二字所呈現的意象及其意義。本文選用屈原作品的版本為朱熹的《楚辭集注》，
                                                     
1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見（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7），頁 21。 
2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頁 141。 
3
 李中華：《詞章之祖：〈楚辭〉與中國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頁 198。 
4
 作者更指出了意象的產生是要結合作者的主觀意識：「物象是客觀的，它不依賴人的存在而存
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樂而發生變化。但是物象一旦進入詩人的構思，就帶上了詩人的主觀的
色彩。這時它要受到兩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經過詩人審美經驗的淘洗與篩選，以符合詩人的
美學理想和美學趣味；另一方面，又經過詩人思想情感的化合與點染，滲入詩的人格和情趣。
經過這兩方面加工的物象進入詩中就是意象。」見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87），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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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引之《楚辭》作品將不另下注。 
 
 
二. 「道」和「路」的解釋 
 
《說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5「路」：「道也。」6《爾雅．釋宮》：「一
達謂之道路。」7《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中，列出路、道、涂（塗、途）、巷
（衖）、曲、術、街、衢等字是屬於同一類。8然而，「道」和「路」在實際上或
所涵蓋的引申義並非完全相同。 
 
1. 從字形和字義分析「道」和「路」 
 
(一) 「道」與「導」的關係 
古字中，「道」是「導」的本字，二字並沒有甲骨文，最早的字形是金文。
在散盤上「道」字的金文字形是「 」9，在曾伯簠上「道」字的金文字形是
「 」。《金文常用字典》中提到：「道字金文從行從首，或從行從止從首，或
從辵從首。」散盤上的「道」字，當中包含了「行」（金文是「 」10，象十字
路口）、「首」（金文是「 」或「 」11，意指人）和「止」（金文是「 」12 ）。
曾伯簠上的「道」字，當中所從的則是「又」（金文是「 」13 或「 」14，《說
文解字》注：「又，手也。」15）。當中「又」、「止」和「寸」有訛變的關係。在
散盤上的「道」字，大多從「 」（即「止」），亦有從「 」（即「又」），其實
「又」字為「止」字之訛變，曾伯簠所從的「又」字亦當作是「止」字之訛變。
                                                     
5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83。 
6
 同上注，頁 97。 
7
 （西晉）郭璞撰：《爾雅三卷》（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頁 16。 
8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頁 1195。 
9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1987），頁 189。 
10
 沈康年編制：《古文字譜》（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一版，頁 157。 
11
 同上注，頁 745。 
12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1987），頁 189。 
13
 同上注。 
14
 沈康年編制：《古文字譜》（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一版，頁 224。 
15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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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字形結合起來，表示以手牽人行於路中16，或指為人引導道路。而「道」字
的石刻是「 」17，跟「導」字的「 」18相若，可見二字同源。《說文解字》
中「道」字有兩個小篆字形，「 」注：「從辵從 」，而「 」注：「古文道，
從 、寸。」19後者當中還有「寸」字（金文是「 」20）在石鼓文中，「道」字
作「 」21，所從之「寸」是「止」字之訛變。而《金文常用字典》中指出「道」
字古文是「 」，懷疑是省略了石鼓文中的「 」字部份。22 「寸」這個部份，
都是指抓住別人的手在路上走。為了減少一字多義，後世便加上「寸」以分隔意
思，成為「道」和「導」二字，而「道」亦因而引申至道路。23 
 
(二) 「路」與「 」 
「路」字的金文是「 」24，《王力古漢語字典》中提到：「『路』與『 』
同源，『 』是來到的意思，所以『路』作為道路，在意義上側重於通往來，旅
行在外所走的道往往稱『路』，和旅途有關的『路』一般不能換成『道』。25」首
先，王力提到「路」字與「 」字同源。在沈康年的《古文字譜》中，「路」字
以下有「 」26和「 」27等字形，可見二字同源。其次，從二字之關係中反
映「路」字的意義涉及往來，亦是道路的統稱。《說文解字》注：「路，道也。從
                                                     
16
 李揚鏡，劉欣然，歐陽景賢，林賢鑒著：《常用詞古今義例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第一版，頁 254。 
17
 沈康年編制：《古文字譜》（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一版，頁 145。 
18
 同上注，頁 251。 
19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83。 
20
 同上注，頁 145。 
21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1987），頁 189。 
22
 同上注。 
23
 李揚鏡，劉欣然，歐陽景賢，林賢鑒著：《常用詞古今義例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第一版，頁 75。 
24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67。 
25
 王力主編 ; 編者王力…［等］：《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443。 
26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67。 
27
 同上注，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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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從各」28、「足，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29、「各，從口、攵。攵者，有行
而止之，不相聽也」30。在字義而言，「路」字都是與往來、行走等有關。最重要
的是，王力指出，「道」和「路」二字在本義上雖接近，但在引申義而言，「道」
字所包含的較「路」字多。 
 
2. 「道」和「路」不同組合的解釋 
 
(一) 單獨解釋二字 
「道」和「路」同義，故在某些古籍中會出現互用的情況。然而，由於二
字的引申義有所不同，故二字在單獨出現時，未必能完全互用。 
 
首先，「道」和「路」本義相同，故二字獨立出現的時候可以互用。在不少
古籍中，經常出現二字互用的情況，例如「道不拾遺」和「路不拾遺」。《戰國策．
秦策》：「商君治秦，法令至行，……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諸侯畏懼。」31《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國無盜賊，道不拾遺。」32指社會風氣
良好，即使有東西丟失在道路上也沒有人拿走。另外，在《孔子家語．相魯》也
出現「路無拾遺，器不偽雕。」33賈誼《賈太傅新書．先醒》也有「路不拾遺，
國無獄訟。」34其意思與上述是一樣的。以上四例中，可見「道」和「路」字的
意思是相通的，都是指其本義——道路的意思。 
 
另外，由於「道」和「路」的引申義不同，故二字無法互用。《王力古漢語
字典》中提到：「『道』比『路』用得更早，也使用得更廣泛，『道』的許多引申
義是『路』所沒有的。」35在引申義方面，「道」可引申為途徑、方法、規律、道
理、學說、正道、思想等，例如治國之道、用人之道，但「路」的引申義則較簡
單，沒有包含一些抽象的意思，所指的都是實質的道路或政治上的道路，可見二
字之別。36《論語．衛靈公》：「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37句中的「道」，
不能以「路」字代替，因為這裡的「道」為指本義道路，而是指志向、想法、主
張的意思，解釋是想法不同的人是難以共事。另外，《論語．學而》提到：「子貢
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
                                                     
28
 同上注，頁 97。 
29
 同上注，頁 92。 
30
 同上注，頁 65。 
31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4。 
32
 （先秦）韓非：《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一版，頁 95。  
33
 （三國）王肅注：《孔子家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一版，頁 3。 
34
 （西漢）賈誼撰：《賈太傅新書．二》（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7），初版，頁 35。 
35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443。 
36
 李忠田：《古代漢語常用詞例釋詞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 70。 
37
 （春秋）孔子：《論語》（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第一版，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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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38當中的「道」，是指真理、知識。39「路」所包含的引申義較「道」字少。
由此可見，若「道」和「路」字所代表的非本義而是引申義時，二字獨立出現時
不能互用。40  
 
除了從本義和引申義看「道」和「路」二字外，其實二字所指的實際道路
闊度亦有不同。《爾雅．釋詁》：「路，大也。」41《周禮．地官》指「夫閒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玄注：「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42可見「路」與「道」是指不同闊度的道路，故二字雖可解作「道路」，
但實際上是有別的。 
 
(二) 結合解釋二字 
「道」和「路」二字，在現今社會中大多合稱為「道路」。在不少古籍中，
亦有合二字之用。《國語．周語上》：「厲王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43
此句所指的是當權者施暴政，人們因懼怕而不敢在與人交談，只會在道路上以雙
眼表達意思。此句中，合用二字是指其本義——道路的意思。 
 
(三) 「道」和「路」與其他組合 
以下將從屈原的作品中，抽取有關「道」和「路」二字與其他字的搭配，
從而探究二字的意義。從「道」和「路」二字的配搭中，「道」字在不少時候都
是表達屈原的理想，而「路」字則多是現實中的反映。 
 
有關「道」字的組合，「道」字大多是指抽象的概念，例如正道、方法、心
意或是指世間萬物的主宰。〈離騷〉曾提到「既遵道而得路」，王逸指「道」是「天
地之道」44，是治國的正確方向、途徑。「周論道而莫差」中的「道」，姜亮夫注：
「道，謂有道德者，即下文賢能也。」45意指周文王敬重賢人並選賢與能。「夫
孰異道而相安」中的「道」，是分別忠臣與佞臣，表示兩者無法共處，即強調自
身所行的正道。〈九章．涉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王逸注：「董，正也。」
46所指的是屈原會毫不猶豫地堅守其正道。以上的例子，可見「道」字大多是指
                                                     
38
 同上注，頁 8。 
39
 《漢語並故分類詞典》編寫組：《漢語並故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頁 262。 
40
 武占坤，馬國凡主編；編者王口福…［等］：《漢語熟語大辭典》（石家莊：河北敎育出版社，
1991），395。 
41
 （西晉）郭璞撰：《爾雅三卷》（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頁 1  
42
 （東漢）鄭玄注；陸德明音義：《周禮十二卷》（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
頁 75。 
43
 （春秋）左丘明：《國語》（濟南：齊魯書社，2005），第一版，頁 5。 
44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6。 
45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75。 
46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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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和不變的意思。屈原把正確的治國、任人和自身所堅守的，都寄託在「道」
之中，表達其理想。 
 
然而，「路」字與其他字的搭配中，大多是形容現實的環境，即眼見的路途
和為官之艱。屈原會以不同的形容詞去形容「路」之遠和難行等，實則指自己的
前路、將來。例如〈離騷〉中的「路曼曼其脩遠兮」、「路脩遠以周流」、「路脩遠
以多艱兮」，〈九歌．山鬼〉的「路險難兮獨後來」、〈九章．懷沙〉的「脩路幽蔽」
和〈九章．悲回風〉的「路眇眇之默默」。另外，亦有以「路」表達自己流放期
間與郢都之隔離。〈九章．哀郢〉和〈九章．抽思〉兩度提到「惟郢路之遼遠兮」，
加上〈九章．思美人〉的「媒絕路阻兮」，可見通往郢都之路是十分遠且有阻隔。
對比「道」和「路」與其他字的搭配，可見前者多寄托屈原之理想，而後者則多
是表達屈原在現實中所遇到的困難。 
 
 
三. 先秦的「道」與屈原的「道」 
 
先秦時期，出現了不同學說，對「道」的闡釋和定義亦有不同。《老子》所
言的「道」，可應用至國家和個人等方面。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提到：「《老
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為避唐高宗之名字，
當中的「治國治身」以「理」字代替。47〈道德篇〉所提到的「道」，是能應用到
不同的層面，包括政治方面的治國問題和個人方面的治身問題。而「道」的本質，
就是萬物的主宰，一直都存在和不變的。《老子》亦提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48這就如屈原所強調的「正道」。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到，屈原遭人所誣衊，君主亦因而疏遠屈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49屈原的不得志，是由於君主之不明察與讒佞之詆譭，其怨驅使屈原創作
了不少的作品，當中仍滲透着屈原堅定的心志，維持不變的「正道」。因此，作
品中「道」和「路」的意象大多是有關於君臣和自身的。他強調君主應遵先皇之
正道——「既遵道而得路」、批評奸佞小人禍害國家——「夫孰異道而相安」，以
及自己會毫不猶豫地堅守正道——「余將董道而不豫」。〈九章．橘頌〉亦提到「獨
立不遷」，這正是屈原的宗旨，並且絕不會隨波逐流而改行異路。由此可見，屈
原以「道」作為表明心意的意象，是與道家所言的「道」有着相同的性質，是十
分重要且不變的。 
                                                     
47
 由於唐高宗之名字是李治，為了避諱而改「治國治身」為「理國理身」。見（西漢）司馬遷撰；
司馬貞宗隱；張守節正義；裴駰集解：《史記三家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頁
429。 
48
 （春秋）老子：《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衱社，1989），第一版，頁 6。 
49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藝文出衱社，1955），頁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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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楚辭》作品中「道」和「路」的解釋 
 
姜亮夫於《楚辭通故》列出「道」字有四個意思，「一作導之借，二作道路
引申之義，三則普通道路字，四則以道為一切事物內質外形運行變化之總原則。」
50 
 
第一，「道」字是「導」借字。〈離騷〉：「來吾道夫先路」朱熹注「道，一
作導。」51王逸注「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也。52可見「道」是引導的意思，引領君主走先皇之路。第二，是「道」的引申
義，此詳述於下一部份。第三，「道」是一般道路的解釋，沒有任何的引申意義。
例如「邅吾道夫崑崙兮」和「邅吾道兮洞庭」，所言的只是轉其道往某一地方，
而沒有寄寓什麼深刻的意思。第四，「道」是指宇宙的本原。《韓非子．解老篇》
指出萬物之理盡歸於「理」53，但「道」卻只能意會而難以用言語表明。〈遠遊〉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洪興祖注：「謂可受於心，不可傳以言語也。」54 
 
在〈離騷〉、〈九歌〉、〈天問〉、〈九章〉和〈遠遊〉中，「道」字共出現了二
十次，「路」字出現了二十七次，當中所寄寓的含意亦有不同。（見表格一）以上
四種是「道」字在《楚辭》作品中基本的解釋。另外，「路」字在《楚辭》中亦
多為引申義，下一部份將作詳述。 
                                                     
50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頁 347。 
51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4。 
52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5。 
53
 （戰國）《韓非子．解老篇》：「道者，萬理之所稽也」，猶言「萬理之所歸」。 
54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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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楚辭》中有關「道」和「路」的句子 
意思 道 路 
引導 〈離騷〉 
1. 「來吾道夫先路」 
 
治國之道/ 
國家前途 
〈離騷〉 
2. 「既遵道而得路」 
3. 「悔相道之不察兮」 
4. 「周論道而莫差」 
〈天問〉 
5. 「何道取之」 
〈九章．橘頌〉 
6. 「類任道兮」 
〈離騷〉 
1. 「來吾道夫先路」 
2. 「既遵道而得路」 
3. 「路幽昧以險隘」 
 
與君之隔 〈離騷〉 
7. 「羌中道而改路」 
〈九章．抽思〉 
8. 「道卓遠而日忘兮」 
〈離騷〉 
4. 「羌中道而改路」 
〈九歌．國殤〉 
5. 「平原忽兮路超遠」 
〈九章．惜誦〉 
6. 「願陳志而無路」 
回郢之路 〈九章．懷沙〉 
9. 「道遠忽兮」 
 
〈離騷〉、〈遠遊〉 
7. 「路曼曼其脩遠兮」 
〈離騷〉 
8. 「路脩遠以周流」 
9. 「路脩遠以多艱兮」 
10. 「路不周以左轉兮」 
〈九歌．山鬼〉 
11. 「路險難兮獨後來」 
〈九章．哀郢〉、〈九章．抽思〉 
12. 「惟郢路之遼遠兮」 
〈九章．抽思〉 
13.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 
14. 「魂識路之營營」 
15. 「路遠處幽」 
〈九章．懷沙〉 
16. 「進路北次兮」 
17. 「脩路幽蔽」 
〈九章．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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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媒絕路阻兮」 
〈九章．悲回風〉 
19. 「路眇眇之默默」 
道理 〈天問〉 
10. 「孰道尚之」 
 
道路/ 
中途 
〈離騷〉 
11. 「邅吾道夫崑崙兮」 
〈九歌．湘君〉 
12. 「邅吾道兮洞庭」 
〈九章．惜誦〉 
13. 「魂中道而無杭」 
〈九章．抽思〉 
14. 「羌中道而回畔兮」 
〈遠遊〉 
20. 「前飛亷以啓路」 
21. 「為余先乎平路」 
 
為人之道 〈離騷〉 
15. 「夫孰異道而相安」 
〈九章．惜誦〉 
22. 「同極而異路兮」 
由來 〈九章．惜誦〉 
16. 「有招禍之道也」 
 
宇宙本源 〈天問〉 
17. 「誰傳道之」 
〈遠遊〉 
18. 「曰道可受兮」 
 
正道 〈九章．涉江〉 
19.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 
 
〈離騷〉 
23. 「回朕車以復路兮」 
〈九章．惜誦〉 
24. 「欲橫奔而失路兮」 
〈九章．思美人〉 
25. 「蹇獨懷此異路」 
表達/陳述 〈九章．抽思〉 
20. 「道思作頌」 
 
 
 
五. 從「道路」的意象看屈原的寄託 
 
上一部份提到，「道」和「路」二字在《楚辭》的作品中是包括了屈原的對
國家、君臣以及自身的看法。屈原希望君主能行先王之道、朝中皆是忠臣賢臣和
重返故國。聶石樵在《屈原論稿》中，提到屈原的「道路」，是與政治和品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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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55從有關「道」和「路」的句子中，道路的意象強調了屈原的希望與現
實不符，處處充斥着對立，亦更強調了身處矛盾中的屈原是多麼的怨憤。 
 
1. 望君主明察 
 
屈原對國家和君主之忠誠，自古以來是無容置疑的。然而，眼見君主之不
明察，國家又逐漸步入危難之中，屈原當然對政局十分重視。在《楚辭》的作品
中，屈原屢次提到遵循先皇之道的重要性，實則是對比現實中楚國君主不依正道，
又不聽屈原之建議而身陷險境。《史記》中提到懷王和頃襄王不信任屈原之意見，
結果「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56 
 
〈離騷〉：「椉騏驥以駝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以上一小段中，屈原指出自己願為君主作引導者，引領至先王們所行的正
道，更以不同先王作對比，以突出行正道之重要。屈原先舉三后為例，分析三后
所行之道。至於三后意指何人，本文暫不分析。三后之「純粹」，是指其美德。
王逸注：「至美曰純，齊同曰粹。眾芳，喻群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王之
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57三后具備聖德，故任用人才方面，均選賢任能，使國家安定。三后所任用之眾
賢，並沒有獨專一人，而是雜用不同的人才。屈原以香草去代表不同的人才，姜
亮夫解釋，「言昔三后之純粹，本眾芳之所在，又不僅綴以蘭茝之小香，且兼用
申椒與菌桂之大材。」58雜用眾芳，乃三后之用人之道，使國家沿正道以走上坦
途。 
 
其次，屈原以堯、舜和桀、紂作對比，突出行正道之重要。由於堯和舜以
正確的途徑去治國，又能任用賢才，故得美政。王逸注：「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
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稱近
以及遠，明道德同也。」59堯、舜所遵的「道」和所得的「路」，王逸注：「路，
正也。」60洪興祖注：「路，大道也。」61馬茂元：「道，正道也。」「路，大道也。」
62其實「道」和「路」二字意義相近，但大致可解釋為「道」是上述的先王之道、
                                                     
55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頁 141。 
56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藝文出衱社，1955），頁 1005。 
57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6。 
58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15。 
59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6。 
60
 同上注。 
6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 
62
 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等］注釋：《楚辭注釋》（臺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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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道，是指正確的方法；「路」則是遵循正道而找到了治國的坦途。63相反，
桀、紂所行的是「捷徑」，王逸注：「徑，邪道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
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
64汪瑗注「窘步，謂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多踣仆之虞也。」65二人所注的「違背
天道」和「不由正道」，都指桀、紂不依正道而行，即先王之正道，而取捷徑而
行，必使國家走上衰亡。 
 
從以上的對比之中，可見屈原強調行正道與國家興亡的關係。屈原強調行正
道，更希望楚國能沿正道而行，故自薦為引導者。「來吾道夫先路」中，「道」即
導字，引導的意思。王逸注：「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
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66屈原盼得君重用後，引領君主入聖王之道，使國家
安定。方苞《離騷正義》中云：「欲君之棄穢，故下言三后之用眾芳。欲導君之
先路，故陳堯舜之遵道，桀紂之窘步，邪徑之幽險，皇輿之傾敗，而奔走先後，
以及前王之踵武，皆所謂導以先路也。」67鑒於前人的經驗，屈原擔心楚國會走
歪路，故願作引導者，使楚國得到美政，國家昇平。 
 
〈離騷〉：「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
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另外，屈原亦以湯、禹、周文王行正道為例，對比不行正道的桀、紂之下
場。桀所違的是指正道，故終被推翻，而紂又殘殺大臣，故宗祠亦不久。68相反，
湯、禹和周文王既敬天，又重視賢士，王逸注：「故堯有禹、咎繇、伯夷，夏有
朱虎、伯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眾芳之
効也。」69其結果當然與桀、紂有極大對比。王逸注：「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修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70可見
行正道能得天下安定，姜亮夫亦指桀紂等是「不得善終之君」71，而湯、禹、周
文王則是「修善得道之君」72。透過描述不同君主是否行正道的下場，可見屈原
是藉「道路」比喻治國之道的優劣，從而勸諫楚王能行正道以治國。 
 
屈原藉「道路」去表達正道之重要，盼楚王能明察，但實則是感慨當時的
                                                     
63
 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22。 
64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7。 
65
 （明）汪瑗；董洪利點校：《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41。 
66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5。 
67
 （清）方苞撰：《離騷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432。 
68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13。 
69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6。 
70
 同上注，頁 44。 
71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75。 
7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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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正在走「邪徑」。《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
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73這裡的「不悟」，可見屈原的期望與現實中的對比。
即使屈原自薦為引導者，引領君主行正確的治國之道和楚國走出險境，但屈原根
本無能為力，故只可把行正道的希望寄託在文中的「道路」，抒發其鬱結。《離騷》
的開首提到：「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
反於正道，而還己也。」74可見「道路」這個意象是希望君主終能明察正道之重
要。 
 
2. 望奸佞盡去 
 
「道」和「路」除了表達正道之重要，亦寄托了屈原對奸佞小人的批評與
指責。《史記》中提到「王怒而疏屈平」75和「頃襄王怒而遷之」76。屈原因讒臣
所詆譭而先後被楚懷王和楚頃襄王所疏，鬱鬱不得志。面對小人當道以及自己與
君之距離疏遠，無不悲憤與感慨，故屈原以「道」和「路」二字，既表現現實中
的景象，同時又批評讒臣之惡行。 
 
〈離騷〉：「惟黨人之偷樂，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
敗績！」 
 
首先，屈原認為佞臣偷樂使楚國的前路一片幽暗。句中的「路」，所指的是
治國之道，與上文所指的「道」是相同的意思。王逸注：「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
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77指出黨
人只顧自身，不顧民生社稷，使國家走進危境。朱熹與姜亮夫均認為，君主應行
中正之道—「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敗績矣」78和「此
四句言皇輿宜行大道之中」79。然而，因小人之偷樂而走進了幽昧險隘的地方，
使國家處於危急之中，屈原先批評小人之惡行，後表示自身的安危不及國家重要。
「路」被形容成「幽昧」，更可視為是屈原遭流放之時的環境，眼前的困境就如
楚國的社稷一樣，並非光明大道而是前路不明。透過語帶雙關的方法，既表達了
流放中的現實困境，亦可批評佞臣令楚國的前路走上幽昧，加強了控制的力量。 
 
其次，屈原強調了不會跟佞臣同流合污。屈原以「異道」和「異路」去分
別自己與佞臣，指出不同的做人處事之道，令兩者無法相安。 
                                                     
73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藝文出衱社，1955），頁 1005。 
74［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1。 
75（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藝文出衱社，1955），頁 1004。 
76
 同上注，頁 1005。 
77（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 27。 
78［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5。 
79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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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 
 
前兩句中，屈原先指出鷙鳥與眾鳥有別，王逸注：「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
節，不與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80更以此連繫到昔
日的比干和伯夷，點出昔日之賢臣與今日之屈原同樣不會與佞臣俗人結群，兩者
是有分別的。後兩句以方圜之不合去比喻兩者一直都是處於異道。朱熹注：「圓
鑿方枘，不能相合，以其異道，故不能相安也，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81錢
澄之和劉夢鵬亦指出方圜之不合。82賢臣與佞臣的為人處事之道，就如方圜般，
根本是不可能結合和共處的，可見屈原強調與佞臣之別，王逸亦注：「言忠佞不
相為用也。」83 
 
〈九章．惜誦〉：「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為此援也？」 
 
屈原亦以「異路」表達自己與佞臣之別。〈九章．惜誦〉中可見，屈原認為
佞臣與己雖事同一君主，但兩者的志向、處事不同，故最終也是如王逸所言，「異
道殊趨也。」84姜亮夫注：「己與小人，同有一事君之至極；然小人欲徼寵之故，
佞壬事君；與己之以忠直事君者，其事君雖同，而取徑則大殊也。」85從屈原所
言的「異路」，可見他藉此意象強調自己與佞臣之不合，佞臣只是希望爭寵邀功，
就如《史記》中提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而自己是忠心耿
耿，甚至直諫君主以行正道，故忠佞是無法相合的。  
 
然而，奸佞的出現使屈原與君主的距離疏遠。對此，屈原多以「路」去形
容與君之距離，例如「路險難」、「無路」、「路遠」和「路阻」。根據屈原對路的
形容，可見是十分危險且幽暗的，這就如見君之路般。 
 
〈九歌．山鬼〉：「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屈原形容山鬼身處之地是幽暗且難行的，《六臣注文選》中提到：「喻己
                                                     
80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36。 
81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9。 
82
 清代錢澄之在《屈誥》中曰：「方圜必不能周。」和劉夢鵬在《屈子章句》中曰：「一方一圓，
必不能合。」見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第一版，頁 6427，
19341。 
83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36。 
84
 同上注，頁 159。 
85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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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86指出見君之難，是由於讒
佞的礙窒，使路不通，無法與君相見，可見「路」是指見君之路的困難。 
 
〈九章．惜誦〉：「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九章．思美人〉：「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九章．抽思〉：「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以上所引的三句，都是指見君無路，又沒有人為自己向君主訴說。王逸注
首句：「言己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己志，無道
路也。」87無路可訴的原因，正是由於讒臣之阻隔，清人錢澄之亦指，「而黨人蔽
之，其路無由。」88君主身邊之小人眾多，自己根本無法向君主訴說己見。後兩
句中提到的「路阻」，就如汪瑗所注：「以喻己之遭讒也。」89「路遠」，既是現實
中與君之距離，又代表君臣間關係的疏遠。「媒」則是指可代替屈原訴說心聲的
人。然而，王逸亦指出屈原身邊「無行媒者，無紹介也。」90根本沒有人可以替
屈原向君主訴說。從路的形容，再加上沒有人可協助，結果屈原只可暗自鬱悶。 
 
透過「道路」的意象，可見屈原雖希望小人能盡去，但現實卻因小人而落
得被君疏遠和流放的苦況。《史記》：「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
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91無路可訴的屈原，只可從文章
中寄托自己的鬱鬱不得志。〈九章．抽思〉的「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
亦再提到與君相隔甚遠而不能自訴。姜亮夫注，「言己以放逐與君日遠，君遂以
日忘己也。」92這裡的「道遠」，根本就是反映現實中與君相隔之路，可見屈原之
感嘆。  
 
3. 望重歸郢都 
 
由於讒臣們之詆譭以及君主之不明察，屈原被疏而流放遠地。屈原流放時，
創作了不少作品。《漢書．賈誼傳》：「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93現實中的屈原離郢都愈來愈遠，故只可把重歸郢都的渴望寄托在精魂之中，以
抒其鬱結。 
 
首先，君主之不許使屈原無法回到郢都，只可在遙遠的地方思念郢都。 
                                                     
86
 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第一版，頁 899。 
87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57。 
88
 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第一版，頁 6642。 
89
 （明）汪瑗；董洪利點校：《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206。 
90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79。 
91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藝文出衱社，1955），頁 1005。 
92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444。 
93
 （東漢）班固撰：《漢書一百卷》（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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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抽思〉：「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屈原欲回郢都，但君之不許，王逸注：「意欲直還，君不納也。精靈主行，往來
數也。」94朱熹注：「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
95二人所注的，都表達了屈原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欲歸與不能歸之矛盾，故只能
在作品中表達其思郢之心。 
 
〈九章．懷沙〉：「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脩路幽蔽，衟遠忽
兮」 
 
前句言屈原欲前進，卻因日暮而不可，就如因君命之不許而阻隔自己回去郢路，
王逸注：「言己思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止，冀遂還歸，日又將
暮，不可去也。」96屈原藉此抒發其無法再回郢都之鬱，姜亮夫云：「余乃北向，
指郢而進其道；然日己冥昧，其將暮矣，終當無望也！」這裡的「無望」，正表
達了屈原對重歸郢都的期望與現實中不可歸之矛盾。後句的「脩」、「幽蔽」、「遠
忽」，都是表示去郢之路的情況。王逸注：「脩，長也。言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菽
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97這些對「路」的形容，既是現實境況，從而亦強
調屈原難以歸國的痛悲。 
 
其次，屈原強調自己與郢都之遙遠，令重歸郢都的渴望更加不可能。 
 
〈九章．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九章．抽思〉：「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屈原在〈哀郢〉與〈抽思〉中兩度提到「惟郢路之遼遠兮」一句，加強了屈原欲
回郢都的渴望。然而，屈原無論有多想回去，現實中卻是不可能的。郢路，是指
返回郢都的道路。98屈原先以「遼遠」二字形容自己與郢都之距離，而〈哀郢〉
中提到的「江與夏」，其實正是郢都，因為所指的是「江水之北，夏水之西」99，
由於當時的郢都已淪陷，故根本不可重歸。汪瑗：「然其所以憂而不樂之意，蓋
悲遷流於東，而郢路遼遠，故都云亡，江與夏之不可後涉矣。江與夏之不可涉，
謂從此再不得復涉江夏，而歸郢都耳。」100汪湲指出了屈原無法再涉江夏以回郢
                                                     
94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78。 
95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87。 
96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85。 
97
 同上注。 
98
 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501。 
99
 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等］注釋：《楚辭注釋》（臺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 340。 
100
 （明）汪瑗；董洪利點校：《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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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而清錢澄之亦亦認同此路一去，便是再也回不去郢都：「江與夏之不可涉，
言永別此路，不復至郢也。」101屈原重歸郢都的渴望，只可在想像中實現，而姜
亮夫亦言：「思歸而不可也。」102 
 
由於屈原已經無法歸回郢都，只可寄託於其精魂或遠望楚國的方向，從而
抒發自己不可歸郢都之悲痛。 
 
〈九章．抽思〉：「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
南指月與列星。」 
 
〈九章．抽思〉中經常出現「路」字，所指的「路」都是在描述回去郢都之路。
因為屈原希望回到郢都，但由於自己已被疏故只好在夢中或盼其靈魂回到郢都。
王逸注：「隔以江湖，幽僻側也。精魂夜歸，幾滿十也。」103朱熹注：「秋夜方長，
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而冀其易曉也。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
思之切也。」104當中的「九逝」，是強調很多的意思，即一個晚上其精魂不斷來
回郢都，可見其思郢之心。然而，歸郢之路有曲直，而當時屈原身處漢北，郢都
則在漢北之南，故屈原的精魂依靠指着南方的星月去辨別回去郢都之路。105  
 
〈九章．悲回風〉：「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 
 
洪興祖注：「眇眇，遠也。」106這裡的路，如上般指郢路。屈原在流放期間，登
高山以遠望楚國的方向，王逸注：「昇彼高山，瞰楚國也。郢道遼遠，居僻陋也。」
107雖然明知不可歸，但屈原卻難以忘記楚國、楚君以及楚國人民，故仍會遠望郢
都，以抒其情懷。徐煥龍：「身雖將死於沅湘，心尚難忘乎鄢郢，復登巒遠望，
則其路眇眇而幽，默默而寂。」108從不同的篇章中，皆可見屈原以「道」或「路」
去表達其思國思郢之心，而《史記》中提到：「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109屈原欲重歸郢都，無非
都是因為自己忠君愛國，可惜最終還是不能償願，「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可見屈原只可在其理想中歸去郢都，而現實中卻終不能重歸。 
 
4. 強調獨立不變的決心 
                                                     
101
 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第一版，頁 6667。 
102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427。 
103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78。 
104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87。 
105
 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526。 
106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58。 
107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205。 
108
 轉引自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638。 
109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藝文出衱社，1955），頁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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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君主不明察、小人當道和流放遠地，但屈原行正道的決心是堅定的。
當中曾有產生過猶豫，有動搖過的想法，但無論如何，屈原都不會與小人們同流
合污的。姜亮夫在《楚辭通故》云：「故屈子自身之所勉者，即以法前修，伏清
白，以好修為常，堅持其正義之所在，雖體解而不悔，與當時貪婪、嫉妒、競周
容，背繩墨、干進務入之小人，作無情鬬爭。」110可見屈原面對諸多困難，其決
心亦是不變的。 
 
〈離騷〉：「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九章．抽思〉：「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洪興祖認為以上六句的意思是相同111，所提到的「羌中道」，表面是指改變道路，
實指君臣的關係疏離。以往，屈原得到君主的信任而重用，後來君主卻聽信任讒
臣而疏遠自己。王逸注：「信用讒人，更狐疑也。」112朱熹注：「言君與己始親而
後疏也。」113可見君主改變了所信之人，就如改變了所行之道。姜亮夫提到：「（君
主）中道改路，即不能踐其黃昏之期，而放逐己身，是改其軌迹矣！」114面對君
主的不信任，加上小人當道，屈原又怎會不動搖其堅守正道的決心呢？ 
 
〈離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
之未遠。」 
 
屈原面對諸多困難，曾動搖過其堅守正道的決心。以上四句中可見，屈原所悔的，
是王逸所指的「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察」115，沒有看清當時的情況。王逸與洪興祖
之注中，均提到有關「楚之同姓也」。王逸注：「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
故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
還歸之也。」116洪興祖注：「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
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也。」117由於屈原「楚之同姓也」的身
份，若離去了便是背棄楚國。屈原忠君愛國的精神，使屈原陷於兩難之中。既不
可走，但留下來又仕路不通。顧成天在《離騷解》中注：「此言仕路不能通其道，
隱居獨善庶乎可也。」118姜亮夫注：「反者反其初服之明質，意謂人世混混，己求
                                                     
110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二冊）（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 349。 
11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0。 
112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75。 
113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80。 
114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437。 
115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36。 
116
 同上注，頁 37。 
117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0。 
118
 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第一版，頁 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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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既不可得，退自獨善，蓋以不污於內美之質。……自導先路至此，於國於
身，兩皆無益，故欲即此而止，退而獨善其身矣。」119因此，屈原只好堅持其獨
立不變的決心，走其正道，而在其他篇章中，亦可見屈原行正道之決心。 
 
〈九章．惜誦〉：「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
禍之道也。」 
 
〈惜誦〉中提到，屈原堅守其行正道的決心，卻不可保留君主對自己的信心，又
難以保住自己不受奸人所害。朱熹注：「言君若不察，則必為眾人所害也。……
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招禍之理也。」120既得不到君主的重用，又被奸佞所害，
故自然會無故招禍。姜亮夫注：「言在朝在野，皆惟君是力，而不為私交。此又
招致禍害之道。」121可見屈原所堅守的，是會引來不同的麻煩。然而，屈原又豈
會被這些困難而打沉其決心呢？ 
 
〈九章．惜誦〉：「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 
 
面對諸多的阻隔，君之不明察、小人之橫行和仕路之不通等，這些都令屈原不欲
再堅守正道。以上六句中，所提的欲做之事，都是不可以的。姜亮夫云：「乃自
奮而欲低佪以求際會而得仕，又恐增益其禍患，而遭受罪尤；既不忍坐視，則求
進不得，惟有高飛遠此，去君不仕；又恐君得無謂我遠去欲何所適乎？」122在這
些矛盾之中，屈原險些便變節而行歪路。他糾結於「上言留既不得，去則為君所
不諒」123這種情況，但屈原「心堅於石，不忍為也」124，故最終就如朱熹所言：
「通上章，三者皆為不可為，則背胸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125屈原內心的感受便難以抒發，糾纏於現實與想像中的矛盾之中，並藉「道」、「路」
等意象表達其鬱結。 
 
以下所引的兩段，主要都是強調無論面對什麼禍害、困難，屈原都會堅守
董道，其決心是獨立不改的。 
 
〈九章．思美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
獨懷此異路。」 
                                                     
119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42。 
120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75。 
121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382。 
122
 同上注，頁 396。 
123
 同上注，頁 397。 
124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61。 
125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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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人〉中所提到的「車既覆而馬顛兮」，既可視為如王逸所注般：「君國傾側，
任小人也。車以喻君，馬以喻臣。言車覆者，國君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
126，車覆馬顛是指國君任用小人，而國君之處境十分危險，或如汪瑗所注：「車
覆馬顛，喻遭放逐而困窮也。」127他認為車覆馬顛這個情況是指屈原被放疏後的
情況，前路崎嶇不平的意思。無論是王逸或汪瑗所注的，大致可解釋為不被重用
的屈原明知前路崎嶇，即使只有自己一人，都會繼續行其正道。朱熹注：「知直
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
眾人也。」128雖然世間容不下屈原所堅守之正道，但他仍會走其異路，即「與俗
殊異之路也。」129 
 
〈九章．涉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以上兩句最能表達屈原堅守正道的決心。王逸注：「董，正也。豫，猶豫也。」130
意指自己毫不猶豫地遵行正道，即使面前有不同的困難，包括君之不察、小人當
道和以往之先賢又同樣遭受不測，「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131由於遵
行正道，結果屈原往後的一生，就如句中所言——「重昏而終身」。汪瑗注：「重
昏，言山中杳冥幽晦也。重昏終身，即上愁苦終窮之意。」132堅守正道，卻落得
如此下場，但屈原依然不變，更突顯其獨立不變的決心。 
 
 
六. 總結 
 
自先秦開始，不同學派均討論「道」字，例如儒家所說的「儒道」和道家
所說的「萬物之道」。屈原的作品中，亦常見「道」和「路」字，二字合共出現
四十七次。當中的「道」雖非完全等同儒家或道家的「道」，但同樣有相同的本
質，都是十分重要且不變的。 
 
從《史記》和不同的注本，均可見屈原把其不滿、理想和期望投射到作品
之中，王逸《楚辭章句》：「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
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伕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
                                                     
126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89。 
127
 （明）汪瑗；董洪利點校：《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208。 
128
 ［宋］朱熹：《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 92。 
129
 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注》（［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頁 470。 
130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67。 
131
 同上注。 
132
 （明）汪瑗；董洪利點校：《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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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133指出屈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意象，而不少學者亦曾討論過這些意象所
象徵的東西。 
 
然而，有關「道路」意象的論述則較少。在上述所舉的例子中，可見「道
路」的象徵是更為複雜的。「道」字主要是寄託屈原之理想或抽象的意思，例如
治國之道、用人之道。「路」字則主要形容現實所遇的困難，故「路」字出現的
組合中，較多是配上描述路途險阻的形容詞。「道路」所指的並非單一的意思，
它包括了現實與理想中的道路，例如屈原流放所行之路，或是比喻作為官之路和
國家前路等。「道路」的不同涵義中，反映了屈原藉「道路」這個意象表達理想
與現實的分別。  
 
面對現實中諸多的困難，包括君主不明察、小人當道和自己遭到流放，屈
原並沒有屈服於眼前的困境，反而堅守其正道，決不與小人同流合污。從「道路」
的意象去看屈原的作品，不同的描述反映出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亦能反映屈
原內心之掙扎，配合史書中所載的屈原故事，更可明白到屈原的冀盼與失落，了
解作品中屈原所寄託的心志。 
 
 
  
                                                     
133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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